
CBETA	2018Q2	標點變更記錄
T01n0001《長阿含經》卷12

T01n0001_p0077b15║臟，汗、肪、髓、腦、屎、尿、涕、、淚，臭處不淨，無⼀可

T02n0099《雜阿含經》卷44

T02n0099_p0319a07║不捨念不念，眾⽣安樂住︔，

T18n0860《⼤⽇經持誦次第儀軌》卷1

T18n0860_p0181b25║ga　ta　jñā　naṃ　mai　a　vi　śa　to　」
T18n0860_p0181b26║蘖　跢　枳惹(⼆合)　南　謎　阿　尾　捨　覩」　
T18n0860_p0183b08║「na　maḥ　sa　ma　nta　bu　ddhā　nāṃ　āḥ　haṃ　jaḥ　」
T18n0860_p0183b09║曩　麼　三　曼　多　勃　馱　喃　阿(去聲急呼)　痕　惹(急呼)」　

Y16n0016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卷1

Y16n0016_p0035a02║　　　四　持地（地⼀作施）————七王　　犍陀利　　乾陀羅
Y16n0016_p0216a02║「禁呪為藝業」（《西域記》卷三）。《多氏《佛教史》（⼆⼆、．⼆）說：僧護（

Y22n0022《佛教史地考論》卷1

Y22n0022_p0108a12║梵⽂	divyâvadāna	第⼆六到⼆九章，與此相合。依西藏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
Y22n0022_p0133a03║，如沒有確是七百結集⼤德的論證，即不能輕率的否認。考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
Y22n0022_p0153a12║化者，竟成為使迦溼彌羅從⼤湖⽽成為平地，且成為移民事業的推⾏者了（《多
Y22n0022_p0153a13║氏《印度佛教史》三．⼀）。本傳串插進去的摩⽥提的傳說，應另為處理，勿使紊
Y22n0022_p0160a02║「九難陀」，晉譯的摩訶曼陀羅、波斯匿、難陀，及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的毘羅
Y22n0022_p0160a12║年，難陀王也恰好⼆⼗⼆年，這不能看作偶然吧！依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的敘述
Y22n0022_p0186a01║的印度王統編年不可信︔罽賓傳的疏略不備︔安法欽的傳說、西藏《多氏《印度佛
Y22n0022_p0190a06║說⼆百⼗年或⼆百⼆⼗年舉⾏第⼆結集的（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七．⼀）。緬甸
Y22n0022_p0212a03║Śātavāhana），也稱為憍薩羅國王。據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⼀五．三）說：護
Y22n0022_p0216a13║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⼀⼆．四）說：「烏提毘舍國（Odiviśa，就是烏荼）旃
Y22n0022_p0323a12║這三系的看法，〈劍橋印度史略〉已概略指出，這不過參照《多氏《印度佛教
Y22n0022_p0323a13║史》，⽽加以闡明。總之，⾼氏忽略了塞建陀以下的弗羅迦阿迭多，⽽《多氏《印
Y22n0022_p0326a01║，又說「阿僧伽（無著）法師殂歿後，天親⽅造⼤乘論」。西藏《多氏《印度佛教
Y22n0022_p0336a08║師。據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第⼆⼗五章）的傳說：護法「住⾦剛寶座說法三⼗
Y22n0022_p0399a05║⾨，也在華氏城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第⼗七、八章）說：⾺鳴曾住華氏城的華

Y25n0025《華⾬集（⼀）》卷1

Y25n0025_p0158a08║品名為〈⼀切佛語⼼〉。宋譯唯標「⼀切佛語⼼品」。西藏《多氏《印度佛教
Y25n0025_p0161a06║　　　⼀、總問略答直⽰佛⼼(（⼀章)）
Y25n0025_p0161a07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⼼意意識(（⼆)）
Y25n0025_p0161a08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開⽰性相┼諸法⾃性(（三)）
Y25n0025_p0161a09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善辨中邊┤　　　　└⼆無我相(（四)）
Y25n0025_p0161a10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成就勝解┤　　　　└遠離增減(（五)）
Y25n0025_p0161a11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─入勝解⾏地┤　　　　└解釋深密(（六)）
Y25n0025_p0161a12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└正修加⾏(（七)）
Y25n0025_p0161a14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┌正觀緣起(（八)）
Y25n0025_p0161a15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┌能入道─┼善解果智(（九)）
Y25n0025_p0161a16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└遠離妄想(（⼀〇)）
Y25n0025_p0162a02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┌聖智⾃覺(（⼀⼀)）
Y25n0025_p0162a04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兼通理教(（⼀⼆)）
Y25n0025_p0162a06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┌能入道(（⼀三)）
Y25n0025_p0162a07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├─入無所有地┤　　　　┌身⼼轉依(（⼀四)）
Y25n0025_p0162a08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└所入地─┼⾃覺法性(（⼀五)）
Y25n0025_p0162a09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善通理教(（⼀六)）
Y25n0025_p0162a11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┌圓⽰⼆果(（⼀七)）
Y25n0025_p0162a12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│　　　　　　├別論三德(（⼀八)）
Y25n0025_p0162a14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├通攝四淨(（⼀九)）
Y25n0025_p0162a15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└會歸⼀實(（⼆〇章)）

Y33n0031《印度之佛教》卷1

Y33n0031_p0040a06║　　　內則情識、──⼼（偏此墮唯⼼）　　┌此有故彼有「有⽀」
Y33n0031_p0040a20║　　　外則器界、──⾊（偏此⽴唯物）　　└報「⽣」

Y34n0032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卷1

Y34n0032_pb001a05║，簡稱為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。
Y34n0032_p0088a06║去，贊助釋尊弘法，也獨當⼀⾯的說法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⽂殊現比丘相，來到歐提毘舍



Y34n0032_p0120a13║成佛」，這也是龍名。依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⽅的龍叫（或「龍名」）阿闍黎，真實的
Y34n0032_p0122a05║分，極可能經典是從龍王祠廟中得來的。龍樹在南天竺弘法。是當然的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
Y34n0032_p0181a10║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法救與弟⼦，經常受到迦溼彌羅（Kaśmīra）須陀羅（Suḍra）
Y34n0032_p0184a06║膜些︔⽽說⼀切有部的思想，就是阿毘達磨論義，阿毘達磨代表了有部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
Y34n0032_p0187a05║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」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有迦王結集三藏的傳說︔對於《⼤毘婆沙論》
Y34n0032_p0328a15║在知名的⼤德中，依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所載，有⼀反常的現象，那就是幾乎沒有摩竭陀⼈。最
Y34n0032_p0372a07║的公開辯論。據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印度清辨的弟⼦們，不滿意安慧的《中觀釋論》，到
Y34n0032_p0374a08║。四、聖解脫軍以後的傳承，在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中，直到達磨波羅（Dharmapāla）王時（
Y34n0032_p0387a12║「秘密⼤乘」的傳布，依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與無著（Asaṅga）、
Y34n0032_p0388a12║印度的教典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⼆⼆、⼀四章），說到龍樹（Nāgārjuna）以前，有⼤婆羅
Y34n0032_p0388a14║可能會融攝神教於佛法的。秘密教典的傳出，傳說與龍樹、提婆（Āryadeva）有關，如《多氏《印
Y34n0032_p0389a04║七年。西藏的傳說，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⼀再說到龍智，如（⼆⼆章）說：⼤婆羅⾨薩羅訶，龍
Y34n0032_p0390a03║授，所以密典的傳出，反⽽比⼤乘經的傳來，還多保留⼀些史實的成分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（
Y34n0032_p0394a01║密瑜伽⾏發展的適當地區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到：烏仗那地⽅，修秘密法⽽得成就的不少，
Y34n0032_p0396a08║不容忽略的。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說到毘流波等，到吉祥山，從龍智修學密法⽽傳布出來。中
Y34n0032_p0397a08║於「秘密⼤乘」的傳出，決不能說是無關的。四、印度東⽅值得注意的，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中

Y35n0033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卷1

Y35n0033_p0599a11║「譬喻」——「阿波陀那」，⼀向是以	Apadāna，,	Avadāna	為主的。「譬喻」是什麼︖「譬喻

Y36n0034《說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卷1

Y37n0035_p0929a05║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⽂殊師利現比丘相，來到歐提毘舍（Oḍiviśa）旃陀羅克什達
（Candrarakṣita）

Y38n0036《空之探究》卷1

Y38n0036_p0076a06║」。，如「數修數習」，⽣天時就能「得極寂靜，亦得盡壽」。遍淨光天⽣在⼀處，也是有差別的
Y38n0036_p0094a11║「佛告摩訶男：……若（⼈）身壞死時，善⼼意識，長夜以信、戒、聞、施、慧熏⼼故，
Y38n0036_p0172a13║起，⽽在⼗八空中，「非常非滅，本性爾故」，表⽰了⼀切法的空性。非常非滅，也就是假名⽽
Y38n0036_p0201a06║	Nāgāhvaya，應譯為龍叫、龍名或龍猛，與	Nāgārjuna——龍樹，是根本不同的。《多氏《印度佛
Y38n0036_p0204a05║親友書》，就是寄給娑多婆訶國王的。依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龍樹也在中印度弘法。從龍樹在
Y38n0036_p0239a09║」，有實法存在——，——實法有。如說⼀切有部，說蘊、處、界都是實有⾃性的︔《俱舍論》以為：
Y38n0036_p0248a10║）所⽴義宗，雖多分同⽽有少異。謂彼部執：……補特伽羅體是實有。彼如是等若六若七，與此

Y43n0041《永光集》卷1

Y43n0041_p0242a04║的⽇譯《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也借來閱覽揣摩。但我不是盲從者，⼆⼗三年初夏
Y43n0041_p0244a07║教》的「學派之分裂」（重版本九七——⼀⼀⼆⾴）的重述。⽇本寺本婉雅譯注的《多氏
Y43n0041_p0244a08║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列舉部派分化的不同傳說（三六三——三八⼆⾴）︔這些資料，使我
Y43n0041_p0282a07║「設⽴佛學院：為造就僧才，闡揚教法，禮請⾦山寺⽉霞禪師[（21]）來寺擔任
Y43n0041_p0282a08║⾸座，兼主持禪堂︔蘇州慈⾈⽼法師來寺主持律院︔宗鏡、⼤醒[（22]）、印順
Y43n0041_p0282a09║[（23]）、⼼道[（24]）等法師為教授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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